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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分
那
天
，
南
橫
下
了
場
「
雨
」
，

嗯
！
或
是
濃
得
沁
出
水
漬
的
「
霧
」
，
儘
管

日
、
夜
分
明
，
白
天
和
夜
晚
時
間
一
樣
長
，

妻
和
我
站
在
高
聳
入
雲
的
松
樹
下
，
仍
然
感

到
幾
分
寒
意
。
松
樹
的
針
葉
凝
成
晶
瑩
透
亮

的
霜
，
在
海
拔
二
、
二
三
〇
公
尺
的
向
陽
，

似
在
和
冬
日
的
歐
洲
維
也
納
森
林
相
輝
映
。

向
陽
是
南
橫
公
路
雪
線
的
起
點
，
濃

霧
從
南
端
公
路
湧
來
，
盛
夏
中
午
，
陽
光
從

頭
頂
直
射
，
動
植
物
的
影
子
都
化
成
橢
圓
，

失
落
的
臺
二
十
號
公
路
又
會
忽
然
出
現
。
隨

後
，
陽
光
西
移
，
公
路
彎
曲
變
形
，
飄
浮
的

影
像
，
宛
如
沒
有
劇
本
導
引
的
夢
幻
境
界
。

向
陽
山
莊
在
濃
霧
中
忽
隱
忽
現
，
一
旁
的
林

道
入
口
，
剩
下
如
巴
掌
大
小
的
模
糊
黑
洞
；

山
莊
管
理
員
孤
寂
的
身
影
和
顫
抖
破
碎
的
嗓

音
，
印
證
了
布
農
族
人
翻
越
中
央
山
脈
大
遷

徙
，
遺
落
的
蹤
跡
。

長
年
以
來
，
妻
麗
燕
和
我
每
年
都
會

登
上
南
橫
幾
次
，
在
低
海
拔
的
霧
鹿
到
天
龍

橋
路
段
，
欣
賞
染
紅
的
涼
秋
楓
葉
；
初
冬
，

景
色
深
沉
，
耀
眼
的
山
巒
忽
地
被
抹
上
淡
淡

一
層
顏
色
，
在
利
稻
和
摩
天
之
間
，
看
山
櫻

花
展
露
笑
顏
，
開
車
直
上
三
、
三
五
〇
公
尺

大
關
山
，
慢
慢
穿
越
隧
道
，
欣
賞
彷
彿
比
天

高
的
結
冰
瀑
布
，
再
往
下
到
海

拔
二
、
七
五
〇
公
尺
高
的
啞
口

，
頂
著
刺
骨
寒
風
，
吃
路
邊
攤

的
滾
燙
泡
麵
，
等
待
下
雪
。
但
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八
八
風
災
後
，

道
路
封
閉
，
摩
天
之
上
的
記
憶

開
始
褪
色
，
退
到
九
〇
〇
公
尺

的
利
稻
村
下
。

摩
天
在
海
拔
一
、
七
五
〇

公
尺
，
讓
視
線
只
敢
隨
狹
窄
而

蜿
蜒
的
公
路
迤
邐
蛇
行
，
翠
綠

的
高
山
蔬
菜
和
高
山
茶
，
貼
滿
公
路
兩
旁
空

間
，
一
年
四
季
午
後
的
煙
嵐
繚
繞
，
稀
落
的

農
家
和
民
宿
散
落
山
巒
腰
間
，
猶
如
山
水
畫

家
筆
下
幾
撇
簡
單
的
線
條
。
偶
有
遊
客
開
車

路
過
，
留
下
黑
煙
，
又
揚
長
而
去
。

初
春
，
摩
天
還
可
欣
賞
到
零
星
的
山

櫻
花
，
妻
子
和
我
依
偎
在
那
株
孤
立
路
旁
的

山
櫻
花
樹
下
，
昂
首
望
著
陣
陣
的
濃
霧
，
迎

風
搖
曳
著
璀
璨
的
紫
紅
，
散
落
在
茶
和
高
麗

菜
的
綠
色
上
。
妻
子
興
奮
得
揚
起
雙
手
，
追

逐
著
羽
毛
般
飛
舞
的
繽
紛
落
櫻
。

我
刻
意
脫
下
鞋
襪
，
踩
在
鬆
軟
的
泥

地
上
，
讓
落
櫻
蓋
滿
腳
印
。
幾
隻
農
戶
飼
養

的
小
雞
，
嘰
嘰
喳
喳
地
從
霧
裡
竄
出
，
劃
破

了
寧
靜
。

雨
後
，
偶
爾
會
忽
然
放
晴
，
陽
光
穿

透
濃
霧
，
輸
送
金
黃
塗
料
，
反
射
山
壁
的
陡

峭
。
從
向
陽
下
來
，
和
摩
天
有
五
〇
〇
公
尺

的
視
覺
落
差
，
但
感
覺
上
，
車
子
旋
轉
繞
山

緩
降
，
反
倒
把
濃
霧
趕
進
山
壑
層
疊
的
細
縫

中
，
湧
進
湧
出
，
一
如
浪
濤
，
在
黑
與
白
的

交
錯
中
，
雕
琢
成
南
橫
膾
炙
人
口
的
雲
海
。

我
們
在
摩
天
買
了
一
些
高
麗
菜
和
高

山
蘿
蔔
回
家
，
今
年
南
橫
的
高
麗
菜
特
別
香

甜
、
甘
脆
。
妻
子
說
，
拿
來
做
泡
菜
再
好
不

過
，
賣
過
臭
豆
腐
的
我
們
，
當
然
知
道
箇
中

奧
秘
。
傍
晚
返
家
時
，
路
過
那
株
碩
壯
孤
立

的
大
山
櫻
樹
，
熟
透
的
櫻
花
，
還
在
不
斷
地

隨
風
飛
舞
。

春
天
就
是
那
麼
容
易
令
人
感
動
，
落

花
、
鳥
鳴
、
風
颯
、
雨
霧
、
小
橋
、
流
水
、

人
家
，
多
愁
善
感
的
我
們
，
從
向
陽
經
摩
天

，
過
利
稻
，
車
子
一
路
溜
回
南
橫
入
口
，
處

處
都
在
讚
歎
！

南
橫
道
上
春
意
濃

—
—

初
春
，
摩
天
還
可
欣
賞
到
零
星
的
山
櫻
花
，
妻
子
和
我
依

偎
在
那
株
孤
立
路
旁
的
山
櫻
花
樹
下
，
昂
首
望
著
陣
陣
的
濃
霧
，
迎

風
搖
曳
著
璀
璨
的
紫
紅⋯
⋯
�

慈母 賢妻 孝媳

軍
人
基
於
任
務
需
要
，
無
法

照
顧
家
庭
，
端
賴
他
們
的
另
一
半

—

軍
眷
自
立
自
強
，
才
能
免
於
後

顧
之
憂
，
專
心
致
力
於
保
國
衛
民

事
業
。我

家
三
代
軍
眷—

—
慈
母
、

賢
妻
和
孝
媳
，
長
年
犧
牲
奉
獻
，

不
讓
鬚
眉
專
美
於
前
。

慈
母
堅
毅 

勉
我
從
軍

我
母
劉
氏
諱
秀
芝
太
夫
人
，

河
南
許
昌
人
，
外
祖
父
為
地
方
仕

紳
救
弱
濟
貧
、
排
難
解
紛
，
頗
負

盛
名
；
外
祖
母
為
岳
飛
後
代
，
忠

孝
傳
家
。
母
親
幼
承
庭
訓
，
深
明

大
義
，
與
父
親
諱
俠
軒
公
結
婚
數

十
年
，
在
戰
亂
、
貧
困
中
，
將
我

們
六
個
兄
弟
姊
妹
撫
養
成
人
。

抗
戰
軍
興
，
父
親
在
前

線
與
敵
軍
搏
鬥
，
母
親
日
夜

祈
求
平
安
；
日
軍
飛
機
來
轟

炸
，
就
抱
我
躲
進
簡
易
防
空

洞
，
炸
彈
落
下
，
轟
然
巨
響

，
她
以
身
護
我
在
地
，
連
呼

：
「
兒
…
不
怕
！
」
家
鄉
淪

陷
，
她
手
牽
幼
兒
、
懷
抱
襁

褓
，
隨
難
民
潮
翻
山
越
嶺
，

越
過
敵
人
封
鎖
線
，
到
達
安

全
地
帶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秋
，
局

勢
動
盪
，
父
親
遠
駐
四
川
，

母
親
帶
著
年
幼
子
女
，
流
落

廣
州
街
頭
。
當
她
得
知
江
心

尚
停
泊
最
後
一
艘
準
備
開
往

臺
灣
的
貨
輪
，
毅
然
在
夜
晚
，
涉

水
搶
搭
小
舢
板
到
江
心
，
攀
登
上

船
，
擠
在
雜
亂
貨
艙
人
群
中
，
到

黎
明
駛
出
珠
江
口
，
從
此
與
父
親

斷
絕
音
訊
，
竟
成
永
別
。

高
雄
登
岸
，
舉
目
無
親
，
坐

困
愁
城
，
我
聽
從
母
親
鼓
勵
，
投

筆
從
戎
，
在
兩
岸
對
峙
的
年
代
，

戍
守
金
馬
外
島
，
在
訓
練
、
構
工

等
繁
重
戰
備
任
務
中
，
一
年
難
得

省
親
一
、
二
次
。
每
次
見
到
母
親

痀
僂
身
軀
，
借
住
簡
陋
走
廊
一
角

，
便
悲
從
中
來
；
她
艱
難
地
升
起

煤
球
爐
，
親
手
做
我
愛
吃
的
家
鄉

麵
食
，
我
都
背
著
她
含
淚
吞
嚥
。

母
親
勉
勵
我
為
國
效
力
，
安
慰
我

勿
以
家
為
念
。
終
因
營
養
不
良
、

操
勞
過
度
及
懸
念
失
散
家
人
而
病

倒
，
卻
只
在
來
信
中
輕
描
淡
寫
：

「
小
病
，
不
要
緊
！
」

民
國
四
十
年
代
，
通
訊
不
發

達
，
得
知
母
親
病
逝
新
竹
時
，
立

刻
請
假
候
船
奔
喪
，
已
經
是
一
週

以
後
的
事
了
！

母
親
生
逢
戰
亂
，
未
享
一
日

安
樂
和
子
女
奉
養
；
為
人
子
者
既

不
能
親
侍
湯
藥
，
母
歿
未
能
親
視

含
殮
，
抱
憾
終
身
。

賢
妻
簡
樸  

善
教
兩
子

愛
妻
吳
秀
玉
，
高
雄
人
，
家

境
清
寒
，
半
工
半
讀
完
成
大
學
教

育
。
我
當
年
服
役
馬
祖
時
，
有
一

次
返
臺
邂
逅
，
見
她
未
施
脂
粉
，

穿
著
簡
樸
，
齊
耳
短
髮
，
不
像
是

即
將
畢
業
的
大
學
生
，
以
為
她
會

排
斥
我
這
身
穿
野
戰
服
的
軍
人
，

她
卻
問
東
問
西
，
對
軍
中
充
滿
好

奇
，
加
上
同
好
文
學
，
魚
雁
往
返

，
擦
出
愛
的
火
花
。

她
大
學
畢
業
論
及
婚
嫁
，
我

無
法
請
長
假
，
遂
在
臺
北
地
方
法

院
公
證
結
婚
。
第
二
天
，
未
及
宴

請
親
友
，
便
回
金
門
。
那
時
戰
備

緊
張
，
半
年
才
能
返
臺
探
眷
五
天

，
兩
地
相
思
，
生
活
艱
困
，
沉
重

房
租
迫
使
她
三
年
搬
了
七
次
家
，

好
在
家
當
簡
單
，
叫
輛
計
程
車
便

可
搬
好
家
。

長
子
誕
生
時
我
在
外
島
，
是

房
東
太
太
送
她
到
醫
院
；
因
為
難

產
而
無
親
人
簽
手
術
同
意
書
，
差

點
送
命
，
產
後
月
子
也
沒
坐
好
，

以
致
留
下
頭
痛
、
腰
酸
等
後
遺
症

，
思
之
深
感
歉
疚
。

她
的
師
長
為
她
介
紹
教
職
，

增
加
收
入
，
改
善
生
活
。
次
子
出

生
後
，
在
教
學
之
餘
，
投
注
筆
耕

，
出
版
專
書
、
發
表
論
文
近
兩
百

萬
字
，
獲
得
若
干
研
究
成
果
，
隨

著
學
校
升
格
，
她
也
由
高
職
、
專

科
，
側
身
大
學
任
教
。

妻
教
子
依
性
向
循
循
善
誘
，

長
子
活
潑
好
動
，
宜
蘭
高
中
畢
業

後
，
鼓
勵
他
效
法
祖
父
、
父
親
從

軍
，
陸
軍
官
校
畢
業
後
，
經
各
階

段
歷
練
，
成
為
允
文
允
武
的
軍
官

。
次
子
留
學
德
國
柏
林
洪
堡
大
學

修
得
博
士
學
位
，
受
聘
於
瑞
士
弗

里
堡
大
學
。
二
子
各
有
所
成
，
值

得
安
慰
。

孝
媳
溫
良 

侍
奉
細
心
　

長
媳
劉
慧
娟
，
是
原
住
民
阿

美
族
人
，
生
長
在
花
蓮
的
部
落
，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畢
業
的
高
材
生
，

純
真
簡
樸
，
溫
良
恭
順
，
在
國
語

日
報
才
藝
班
教
國
語
文
，
與
長
子

嵩
山
相
識
、
相
戀
，
結
成
連
理
，

期
間
長
子
服
役
於
馬
祖
，
特
地
請

假
回
臺
完
婚
。
此
後
三
年
，
聚
少

離
多
。長

孫
出
生
後
，
長
媳
一
面
工

作
，
一
面
育
嬰
，
每
逢
假
日
就
從

臺
北
攜
子
回
宜
蘭
，
關
心
我
倆
公

婆
的
起
居
飲
食
和
健
康
。
小
孫
子

活
潑
可
愛
：
「
爺
爺
、
奶
奶
！
」

喊
得
我
二
老
樂
不
可
支
。

去
年
三
月
，
臺
灣
北
、
中
、

南
各
岳
王
廟
，
祭
祀
岳
飛
九
百
零

八
歲
誕
辰
活
動
，
委
由
我
邀
請
、

接
待
大
陸
來
訪
人
士
，
忙
至
深
夜

，
以
致
疲
勞
過
度
，
心
臟
病
發
作

，
送
醫
急
診
。

長
媳
第
一
時
間
趕
來
簽
手
術

同
意
書
，
歷
經
六
小
時
手
術
後
，

請
假
日
夜
服
侍
，
乃
逐
漸
康
復
。

她
得
悉
婆
婆
經
年
寫
作
，
右
眼
黃

斑
部
病
變
加
白
內
障
，
需
動
手
術

矯
治
，
乃
在
網
路
查
得
眼
科
名
醫

，
代
為
掛
號
就
診
，
術
後
在
病
房

細
心
照
顧
，
恢
復
情
況
良
好
。

長
媳
身
為
軍
眷
，
代
夫
服
侍

我
倆
老
，
已
是
難
能
可
貴
；
又
在

兼
顧
工
作
、
家
庭
之
餘
，
利
用
時

間
補
習
日
文
，
通
過
二
級
鑑
定
，

將
來
志
趣
是
從
事
日
文
翻
譯
工
作

，
祝
福
她
早
日
達
成
願
望
。

我
家
祖
孫
三
代
軍
人
、
婆
媳

三
代
軍
眷
，
跨
越
兩
世
紀
，
與
民

國
相
與
共
。
軍
人
效
命
疆
場
，
軍

眷
辛
苦
持
家
，
默
默
奉
獻
，
稱
之

為
女
中
豪
傑
，
誰
曰
不
宜
？

小
時
候
見
過
的
松
鼠
，
是
被
關
在

一
個
圓
形
的
鐵
絲
籠
中
，
一
直
跑
一
直

轉
，
覺
得
非
常
可
愛
。

結
婚
多
年
後
，
對
先
生
提
及
我
最

愛
松
鼠
及
小
時
候
的
點
點
回
憶
，
當
我

過
生
日
時
，
他
居
然
送
我
一
隻
小
松
鼠

當
禮
物
，
真
叫
我
又
驚
又
喜
。

初
見
小
松
鼠
，
我
見
盒
中
衛
生
紙

不
太
乾
淨
，
想
換
新
的
，
卻
被
牠
輕
咬

了
一
口
，
可
能
是
以
為
我
侵
犯
了
牠
的

小
天
地
。

幾
天
後
，
我
們
熟
識
了
，
小
松
鼠

愛
在
家
中
到
處
亂
跑
，
吃
水
果
，
也
會

咬
幾
口
香
皂
，
仍
感
覺
牠
非
常
可
愛
，

應
該
取
個
可
愛
的
名
字
，
所
以
叫
牠
「

米
格
魯
」
。

女
兒
的
同
事
說
，
明
明
是
隻
松
鼠

，
怎
麼
叫
「
米
格
魯
」
？
但
別
看
牠
小

小
腦
袋
瓜
，
卻
是
非
常
聰
明
有
靈
性
。

因
為
後
來
覺
得
小
松
鼠
是
屬
於
大

自
然
的
，
關
在
家
中
太
可
憐
了
！
便
把

牠
放
了
出
去
，
但
到
黃
昏
時
，
卻
見
牠

回
到
家
門
前
，
著
急
著
要
進
來
睡
覺
，

真
是
動
物
的
天
性
啊
！

接
著
又
幾
天
未
見
小
松
鼠
回
來
，

就
到
樹
林
邊
大
喊
：
「
米
格
魯
！
」
牠

就
出
現
了
，
緩
緩
地
走
向
我
，
讓
我
抱

起
牠
。如

今
，
好
久
好
久
不
見
了
，
至
今

仍
懷
念
聰
明
的
牠
。

去
年
有
松
鼠
喬
遷
至
我
家
樹
叢
，

生
了
兩
隻
小
寶
寶
，
一
家
人
忙
得
很
，

每
日
觀
賞
牠
們
忙
進
忙
出
，
是
我
最
大

的
樂
趣
。
小
松
鼠
真
是
太
可
愛
了
！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韓
少
英

女
士
，
榮
民
主
眷
，
國
防
部

女
訓
班
結
業
，
退
伍
服
務
於

中
山
科
學
研
究
院
至
退
休
。

—
—

又
幾
天
未
見
小
松
鼠
回
來
，
就
到

樹
林
邊
大
喊
：
「
米
格
魯
！
」
牠
就
出
現
了

，
緩
緩
地
走
向
我
…
…

可
愛
小
松
鼠

引
頸
盼
望
的
春
天
，
姍
姍
來

遲
，
冬
衣
還
不
曾
完
全
褪
去
，
卻

見
樹
枝
頭
已
冒
新
芽
。   

原
本
放
在
向
陽
窗
臺
的
兩
盆

九
重
葛
，
是
前
年
從
婆
婆
家
搬
回

來
的
，
剛
來
時
枝
葉
茂
密
，
我
將

它
們
擺
在
日
照
充
足
的
地
方
，
誰

知
被
十
二
樓
的
風
吹
得
七
零
八
落

，
只
剩
枝
幹
，
只
好
把
它
們
移
到

書
房
窗
外
，
面
對
中
庭
處
，
在
近

黃
昏
時
，
才
能
曬
到
陽
光
。

沒
了
風
的
摧
殘
，
老
根
又
發

出
了
小
小
綠
葉
，
當
溫
暖
的
天
氣

一
到
，
就
使
盡
力
氣
綻
放
出
燦
爛

花
朵
。我

坐
在
窗
臺
前
，
或
上
網
，

或
看
書
，
抬
眼
便
看
見
耀
眼
鮮
麗

的
花
兒
，
迎
風
搖
曳
，
互
看
兩
不

厭
，
充
滿
幸
福
的
感
覺
。

不
久
，
就
有
了
第
一
個
訪
客

，
一
隻
黃
色
黑
紋
的
蝴
蝶
翩
翩
而

至
，
牠
也
是
來
花
叢
中
找
尋
春
天

的
嗎
？
我
看
著
蝶
兒
忽

高
忽
低
穿
梭
在
花
間
飛

舞
，
連
貓
兒
也
目
不
轉

睛
地
盯
著
牠
，
一
副
作

勢
要
撲
上
去
的
表
情
，

和
隔
著
紗
窗
優
游
自
在

的
蝴
蝶
，
形
成
一
幅
有

趣
的
畫
面
。
我
悄
悄

地
對
貓
咪
說
‥
「
小

心
點
，
不
要
把
我
們

的
客
人
嚇
跑
了
！
」

隔
了
兩
天
，
我
在
澆
水
時
，

居
然
看
到
枝
葉
上
一
隻
小
瓢
蟲
，

真
是
令
人
驚
訝
，
在
十
二
樓
高
的

地
方
，
可
以
看
到
牠
的
身
影
，
也

許
是
鄰
居
家
飛
過
來
串
門
子
的
，

但
牠
沒
帶
同
伴
來
。
我
輕
輕
轉
身

離
開
，
不
敢
驚
擾
小
小
嬌
客
。

接
踵
而
來
的
不
速
之
客
還
有

蜜
蜂
、
大
頭
蒼
蠅
和
蜻
蜓
，
窗
臺

頓
時
熱
鬧
起
來
。
是
花
兒
發
了
請

帖
嗎
？
還
是
牠
們
飛
上
高
樓
來
通

知
花
兒
，
春
來
了
！

一
天
清
晨
，
我
隱
約
聽
到
鳥

鳴
聲
，
順
著
聲
音
尋
去
，
只
見
一

隻
綠
繡
眼
來
拜
訪
我
的
九
重
葛
，

牠
在
樹
枝
間
跳
躍
著
，
我
屏
息
靠

近
觀
望
，
心
中
充
滿
喜
悅
，
真
是

遠
道
而
來
的
稀
客
，
在
這
都
市
叢

林
中
居
然
會
有
鳥
兒
造
訪
，
怎
不

讓
人
又
驚
又
喜
！ 

這
有
如
精
靈
般
的
綠
繡
眼
，

並
沒
有
逗
留
太
久
，
我
很
希
望
牠

能
停
留
長
一
點
的
時
間
，
可
惜
牠

和
花
兒
寒
暄
一
下
後
，
就
匆
匆
道

別
了
，
我
惋
惜
牠
不
能
留
下
來
，

心
裏
默
默
對
牠
說
‥
「
歡
迎
下
次

再
光
臨
！
」    

窗
臺
上
的
訪
客
，
為
我
的
生

活
平
添
許
多
樂
趣
，
不
知
道
當
花

期
過
後
，
牠
們
還
會
再
來
嗎
？
或

許
又
要
等
來
年
春
暖
花
開
時
，
才

會
返
回
吧
！
我
殷
殷
期
盼
並
竭
誠

歡
迎
牠
們
！    

民國九十四年間，藍國揚

（右）偕妻在大關山上的結冰

瀑布前留影。

【作者速寫】

高雙印先生，抗戰

將領高俠軒之子，民國

三十八年隨母來臺後入

伍，七十八年退伍轉任

教職。

民國百年春，高雙印、吳秀玉夫婦（左

三、二）偕兩兒和長媳、長孫在宜蘭大學校

門前合影。

——我家祖孫三代軍人、婆媳三代軍眷，跨越兩世紀，

與民國相與共。軍人效命疆場，軍眷辛苦持家，默默奉獻，

稱之為女中豪傑，誰曰不宜？�

窗外的訪客
【作者速寫】

韓如華女士，榮民

主眷，民國三十八

年隨父母來臺，夫

徐榴柱先生服役海

軍三十年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藍
國
揚

先
生
，
陸
軍
官
校
畢
業
，

服
役
陸
軍
十
餘
年
，
民
國

七
十
一
年
退
伍
，
七
十
六
年

由
輔
導
會
安
置
東
河
農
場
，

著
有
《
出
發
的
歲
月
》
等
。

——接踵而來的不速之客還有蜜蜂、

大頭蒼蠅和蜻蜓，窗臺頓時熱鬧起來。是

花兒發了請帖嗎？還是牠們飛上高樓來通

知花兒，春來了!


